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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象与传说：南朝诗文中
“牵牛织女”的重构

黄 玉

摘要：“牵牛织女”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天文观念交融的经典意象，在南朝时期出现了新

变。对“河鼓—织女”与“牛宿—女宿”两组星象的认知混淆为文学想象提供了空间，七夕传

说的道德化叙事转向也让“相遇”主题成为书写重点。织女被赋予皇家仪仗，纳入神女谱系；

牵牛则因飞天传说与作者自我代入而隐退。“虽写天河，犹似人间”的创作倾向，拓展了该主题

的书写维度，对后世诗歌意象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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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织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且意蕴丰富的重要意象。从《诗经·小雅·大东》中对

星辰“有名无实”的比兴，历经汉魏六朝的演进，逐渐从单纯的天文星象拟人化，嬗变为情节完整、情

感饱满的七夕传说原型。“牵牛”“河鼓”“织女”“婺女”这四星在称谓、指涉及象征意义上的区分、混

淆与互动过程的演变过程直接参与塑造了文学书写的内容选择和情感基调。从创作数量上看，南朝无疑

是“牵牛织女”主题的勃兴期。据统计，现存魏晋诗歌中涉及此意象者有12首，南朝骤增至44首；赋文

创作也从魏晋的11篇增长至南朝的15篇（同期北朝仅8首诗、9篇赋）。本文结合星象学史与传说演变，

整理南朝诗文对“牵牛织女”书写的重构特征，在分析“牵牛织女”形象重塑的内在逻辑与文学意义中，

揭示南朝文学对主题开拓的独特贡献。

一、星象认知与七夕传说的历史互动

南朝诗文对“牵牛织女”的重构，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天文认知中两组“牛女”星象的长期混淆，

为文学想象提供了自由的组合空间；二是七夕传说的叙事转向，为文学情感基调的转换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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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象混淆：“河鼓—织女”与“牛宿—女宿”的并行

在中国早期天文体系中，“牵牛织女”并非一个固定的星组指称，其背后实则存在着两组星象系统。

《史记·天官书》：“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

天女孙也。”[1]1310-1311“牵牛”（牛宿）与“婺女”（女宿）一组是二十八宿中相邻的两宿，主要用于历法纪

时和星野分野；而“河鼓”（俗称牵牛星，即天鹰座α）与“织女”一组则是银河两岸两颗明亮的恒星，

因其醒目位置更易被赋予人格化传说。这两组星象在起源上功能各异，位置也不相同。然而，至少从汉

代开始，二者出现了混淆。《魏书·术艺列传》明确指出：“织女三星在纪星东端，牵牛六星在河鼓南。

世人复以河鼓为牵牛。”[2]学者熊钿绘制了两组“牛女”星象简图（见图1）并将这一混淆过程概括为：

图1　牵牛、河鼓、婺女、织女星象

“在早期‘界限分明’且‘互不相扰’；大约从汉代至唐代，二者发展轨迹交织，混误较多；宋代以降，

两组牛女再一次‘分道扬镳’‘并行不悖’。”[3]并以汉壁画像表明东汉起两组“牛女”的混淆，揭示了牵

牛织女星对牛宿女宿的取代现象。这种星象认知的模糊性，为南朝文人提供了独特的文学创作土壤。他

们并不严格区分天文与传说，反而可以自由撷取、拼贴来自不同系统的意象。梁简文帝萧纲的《七夕诗》

便是这种“混淆书写”的典范：“秋期此时浃，长夜徙河灵。紫烟凌凤羽，奔光随玉軿。洛阳疑剑气，成

都怪客星。天梭织来久，方逢今夜停。”[4]1958“洛阳剑气”典出《晋书·张华传》，指丰城剑气直（牛宿与

斗宿），与牛宿相关[5]；“成都客星”则指蜀人乘槎访天河会牛郎的传说；末句“天梭停织”又回归七夕

相会的核心情节。诗虽名“七夕”，萧纲却将分属不同星象系统的典故熔于一炉，营造出一种时交错、仙

俗混融的缥缈意境，这正是星象混淆在文学创作上结出的奇异花朵。

（二）七夕传说的演变：从悲情相离到仪式化相遇

现存最早书写“牵牛”“织女”的诗歌是《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

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6]，诗歌内容是建立在对现实星空的联想——以

闪耀的银河为端，述织女星不成布帛，牵牛星不驾车运载，启明星、长庚星有名无实，毕星徒劳张网，

箕星不扬米谷，斗星不酌酒浆，以星象们的“名不副实”为诗歌赋予了讽刺色彩。《古诗·明月皎夜光》

的“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4]330，再至魏晋陆机《拟明月皎夜光》、陆云

9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答兄机》和李充《七月七日诗》仍继续着《诗经》的讽刺内容。而《古诗·迢迢牵牛星》则开辟出新的

叙事脉络：“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

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4]331本诗以“牵牛”“织女”“银河”的三个核心意象，成

为了七夕传说的文学源头。诗歌刻画出牛郎织女银河永隔下的永恒相思，反映出最初七夕传说的情感内

核是二人相望不可及的悲怆与无奈。但至魏晋时期，传说内容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调整。曹丕

篡汉、司马氏代魏之事让“孝”治天下的主流思想成为主流，学者赵逵夫认为统治阶级的提倡使以宣扬

孝道为主题的故事对牛女传说形成排挤、覆盖之势[7]。至南朝，七夕故事以梁芸遵梁武帝之命所作的《小

说》为代表：“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

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8]这一版本引入了关

键变化：一是织女“天帝之子”的神女身份是故事发生的前提；二是牛女分离原因从天河阻隔，变成了

织女因婚后懈怠本职工作而遭受的惩罚；三是天帝的形象从单纯的阻挠者，变为执行家法的家长，并促

成牛女一年一度的相遇。梁任昉《述异记》的传说记载与此相同，类似的训诫色彩也见于道教文献，《荆

楚岁时记》引《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中。”[9]56这些改编明

显渗透了妇德、勤勉与诚信的伦理观念，改编内容削弱了对自由爱情的颂扬和对统治权威的潜在批判。

颇具意味的是，南朝主题诗文创作伴随七夕传说的道德化叙事转向也出现转变。一方面，“废织”

“欠钱”等惩戒性情节促使乞巧风俗的兴盛，随之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据《六朝事迹编类》引《舆地志》

云：“层城观，一名穿针楼。齐武帝七月七日使宫人集此。是夕穿针以为乞巧之所，亦曰穿针楼，在台城

内。”[10]建康京都特设穿针楼，加大七夕穿针乞巧习俗的影响力。刘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二首》其二中

“沿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4]1222，是现存最早以穿针乞巧为题材内容的诗歌。南朝诗歌涉“穿针”内容

的有10首，其中梁简文帝萧纲、柳恽、刘遵和刘孝威都作同名《七夕穿针诗》，另有刘令娴《答唐娘七夕

所穿针诗》。另一方面，南朝诗文不再续写《诗经》讽刺主题，并将文学焦点全部集中于天帝特许的“一

年一度相会”时刻，极力铺陈“相遇”本身的欢愉与华美，悲情色彩明显减弱。沈约《织女赠牵牛诗》：

“红妆与明镜，二物本相亲。用持施点画，不照离居人。往秋虽一照，一照复还尘。尘生不复拂，蓬首对

河津。冬夜寒如此，宁遽道阳春。初商忽云至，暂得奉衣巾。施衿已成故，每聚忽如新。”[4]1645诗人以织

女口吻写给牛郎的赠诗，诗用平静的口吻将两人短暂的相聚叙为“小别胜新婚”，使诗歌情感呈现哀而不

伤的矜持。另有刘孝威《咏织女诗》描写织女为七夕相见的准备：“金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黄昏

至，含娇渡浅河。”[4]1882织女为傍晚的聚会盛装打扮，等待着黄昏渡过银河与情郎相见。全诗丝毫未提别

离之苦，反而述分隔天汉之“浅”。南朝文人从改造后的传说中抽取“合法化相遇”这一情节支点，展开

文学想象，完成了从“悲情相离”到“庆典化相遇”的重心转移。这是一个关键性转折。

二、“织女”意象的神化与提升

南朝文学重构“牵牛织女”主题中，“织女”逐渐脱离民间传说中较为朴素的设定，被塑造为仪仗煊

赫且姿容绝世的“天之真女”，将“嫦娥织女”的组合纳入庞大神女系统，混用“织女”“婺女”意象，

成为南朝士族华丽审美理想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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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女身份的强化与系统纳入

《史记·天官书》云：“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唐司马贞索隐：“织女，天孙也。案：《荆州

占》云‘织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1]1311织女星的最初设定为天帝之女。南梁吴均《续齐谐记》：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弟问曰：‘织女何事当渡河？’答

曰：‘织女暂诣牵牛’。”[11]又《岁时广纪》引《续齐谐记》：“织女，天之真女也。”[12]“诸仙悉还宫”场景

和“真女”身份的强调，展现出南朝传说对织女身份的提升。在诗歌创作上，突出表现为织女乘车场景

的增加。结合“相遇”主题，南朝诗歌的“牛女”相遇场景出现新变：“仙车驻七襄，凤驾出天潢。月映

九微火，风吹百合香。来欢暂巧笑，还泪已沾裳。依稀如洛汭，倏忽似高唐。别离未得语，河汉渐汤

汤。”[4]1699何逊对“凤驾”的书写不是替代鹊桥或汉桥，而是增设了织女渡桥前的新场景。此诗作为首次

对织女乘坐“凤驾”的描写，结合“仙车”“九微火”“百合香”，都是作者对富丽堂皇场景的有意强调。

“凤驾”，据《汉书·扬雄传上》云：“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颜师古注：‘翠凤之驾，天子所乘车，

为凤形而饰以翠羽也。’”[13]“凤驾”的皇家专属性无疑抬升了织女的神女地位。此设定在此后创作中延

续，使其脱离民间传说框架，融入宫廷化、仙话化的审美系统。如梁简文帝萧纲《七夕诗》的“紫烟凌

凤羽，奔光随玉軿”[4]1958，梁王筠《代牵牛答织女诗》的“奔精翊凤轸，纤阿警龙辔”[4]2016，陈后主叔宝

《同管记陆琛七夕五韵诗》的“凤驾今时度，霓骑此宵迎”[4]2517。“织女凤驾”的设定由此定型，这从唐李

治《七夕宴悬圃二首》其一“羽盖飞天汉，凤驾越层峦”，其二“霓裳转云路，凤驾俨天潢”[14]21，和宋晏

几道《蝶恋花·喜鹊桥成催凤驾》等诗歌都能看出影响。

在赋文创作中，表现为“织女”与历代神女的并列性书写。这样的列举性描写手法，初始于宋玉

《神女赋》，发扬于曹植《洛神赋》，深刻影响了南朝骈赋神女内容的创作。这种文学手法意在将“织女”

形象纳入传统神女谱系，从而赋予其新的经典地位与文化意涵。在曹植《洛神赋》中，写洛神与湘水、

汉水神女环绕：“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15]1123文中提及七夕

传说，但未显织女。而至南朝，织女形象已与众神女并立，谢朓《七夕赋》：“嗟斯灵之淑景，招好仇于

服箱。迈姮娥而擢质，凌瑶华而擅芳。靥白玉而为饰，霏丹霞而为裳。回龙驾之容裔，乱凤管之凄锵。

腾烛光于西极，命二妃于潇湘。”[15]2918以织女为主角，在极华美的服饰和车驾描写中，又通过对比嫦娥突

出其品质，命舜女和湘水神女以显示其尊贵。以此文为标志，织女成为神女文学系统的一员，神女并列

性叙述手法也根据作者创作目的而不断发展着。庾信《后堂望美人山铭》云：“高堂凝雨，洛浦无洲……

遥看已识，试唤便回。岂如织女，非秋不来。”[15]3458将美人山比拟巫山神女和洛河神女，“岂如织女，非

秋不来”与《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中“勿如织女，待填河而相见”[15]3934都化用了牛女相遇主题。

（二）“织女”“婺女”的混用现象

通过整理南朝诗文“神女群像”的铺陈性创作手法，“嫦娥（姮娥）”是与“织女”组合最多的神女

意象。与七夕神话相似，李忠华学者指出嫦娥神话在魏晋六朝时期发生变化，即从《归藏》记载其奔月

后“是为蟾蜍，而为月精”的设定中逐渐分离，变为娇媚婀娜的仙女形象[16]。这样的变化使“嫦娥”也被

纳入神女文学系统，并与织女成为一星一月的美感性文学对照，如梁刘孝威《苦暑诗》“月丽姮娥影，星

含织女光”[4]1880。陈张正见《秋河曙耿耿诗》“月下姮娥落，风惊织女秋”[4]2493中“织女”与“婺女”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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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又使“织女嫦娥”组合的书写内容更为丰富。刘宋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区分了“婺女”“织女”，

“婺女俪经星，姮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阊阖殊未晖，咸池岂沐发。汉阴不夕张，长河为

谁越。虽有促燕期，方须凉风发。虚计双曜周，空迟三星没。非怨杼轴劳，但念芳菲歇”[4]1236将“嫦娥”

“织女”“婺女”三者共述，以织女的口吻述婺女有经星相伴、嫦娥栖身月亮，而自己却孤身侍天阙，三

者有明确的划分。“虚计双曜周，空迟三星没”，“双曜”即日月，“三星”可对应河鼓三星、星宿三星、

参宿三星，显示出织女急切盼望着与牛郎相见。在此之后，二者书写则趋于混同。如萧衍对《东飞伯劳

歌》古题的拟作：“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闾。”[4]1521“黄

姑”为南方口音的“河鼓”，即是“牵牛”。萧衍以伯劳燕子相对而飞结合牛女传说，展现男女倾慕但又

难相见的矛盾。通过后文提及少女的年纪，表达时不我待的焦急。陈陆瑜则在同题乐府拟作中写道：“西

王青鸟秦女鸾，姮娥婺女惯相看。谁家玉颜窥上路，粉色衣香杂风度。”[4]2539将两位神女并举，以“姮娥

婺女”衬托女子美貌并赋予美好祝福。初唐张柬之的创作也受其影响，也在《东飞伯劳歌》写道：“青田

白鹤丹山凤，婺女姮娥两相送。谁家绝世绮帐前，艳粉芳脂映宝钿。”[14]1067

在南朝赋文的创作中，对“嫦娥织女”组合的书写，则都是使用“婺女”一词，如“玄丘烟熅，瑶

台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郁云。诞发兰仪，光启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15]2631和“金星将婺女争华，

麝月与嫦娥竞爽”[15]3457以及“婺女还星，姮娥归月”[15]3969。“婺女”即“须女”，也称“天女”。《五礼通考》

引《星经》云：“须女四星主布帛为珍宝。一名婺女。天女四星去北辰一百六度。”[17] 《开元占经》云：

“巫咸曰：须女，天女也。”[18]又《诗经世本古义》注“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婺女为既嫁之女，织女为

处女也。按此诗止言织女，因下文有七襄字，则似当兼婺女言之。以织女星三，婺女星四，合之方成七

数。又皆主布帛，则皆能织之类耳。婺女居二十八宿之一，亦名须女。须者，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

也。”[19]可知，何楷认为《诗经》“七襄”是对三星“织女”和四星“婺女”的兼并，而“织女”为未嫁少

女，“婺女”为已婚妇女。上述三篇赋文指代对象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已婚妇女，用“婺女”是符合书

写对象身份的。“织女”形象在南朝跃入神女文学系统，在与“嫦娥”组合中又出现“织女”“婺女”二

名互换使用现象，但语境略有区别：言未婚女子情爱时多用“织女”，喻已婚女子容德时则“婺女”频

现。这种混用既反映了南朝天文星宿知识的民间化，也体现南朝文学用典的灵活性与装饰性。

三、“牵牛”意象的弱化与主体置换

“牵牛”意象在南朝诗文中显著弱化甚至隐退。涉及牛女主题的 44首诗歌中，仅 6首明确书写“牵

牛”。这一是飞天传说的融入对叙事空间的挤压，二是南朝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对抒情对象的置换。

（一）飞天传说的融入与“牵牛”的隐退

从屈原《离骚》到道教游仙诗，古人对“飞天”的幻想从未停歇。牛郎织女在天河的母题也引发

“蜀人遇牛郎”“张骞访得支机石”传说的诞生，随之传入文学而为南朝七夕题材增添游仙色彩。西晋张

华《博物志》有蜀人上天访牛郎之事，记载古人认为大海边界与天相连，且每年八月都有浮槎在天海上

来去。一人决定乘此浮槎一探究竟，于是“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

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

‘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20]后张君平解答蜀人所到处为天河，所见为织女牛郎。在《诗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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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后集》《岁时广记》《古今事文类聚前集》等版本中，将“蜀人”记为“张骞”，由此混淆，难辨真

伪[9]56-58。另又有张骞访织女得支机石的传说，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张骞寻河源，所得榰机石示

东方朔，朔曰：‘此石是织女支机石，何至于此？’为东方朔所识，并其证焉。”[9]56这两个传说在南朝诗歌

中融合为“星槎”或“仙槎”，成为凡人飞升仙界的典故。诗人以此代替“牵牛”，展开了与织女的互动：

“耿耿长河曙，滥滥宿云浮。天路横秋水，星衡转夜流。月下姮娥落，风惊织女秋。德星犹可见，仙槎不

复留[4]2493；“河汉言清浅，相望恨烟宵。云生剑气没，槎还客宿遥。月上仍为镜，星连可作桥。唯当有今

夕，一夜不迢迢”[4]2517-2518。张正见一诗前四句写银河实景，却引出的嫦娥织女的月星联想。牛郎被隐去，

而以凡人入河汉的传说结尾。陈叔宝一诗以“七夕”为题，却没有书写具体的织女和牵牛形象。与萧纲

《七夕诗》的“混淆书写”相似，陈叔宝将牵牛织女星（“河汉”“相望”）、牛宿（“剑气”）与张骞乘

槎传说（“槎还”）融为一体，甚至将“鹊桥”改作“星桥”。赵逵夫谓：“前人或者称鹊桥为‘星桥’，

乃指星河上的桥，而到陈后主叔宝那里竟变为由星连成的桥。”[7]这正显示出南朝文人蓬勃的想象力和充

沛的情感，“唯当有今夕，一夜不迢迢”的感叹既不源于牛女也不属于张骞，而是诗人个人情感的抒发。

（二）作者自我的代入与写实性强化

南朝偏安的时代特殊性赋予了文士独特的生活情感经历，南朝诗人常将自身羁旅、赠别之情投射于

七夕题材，以此对自身动荡身世发出叹息。这样的情感表达与牛女爱情故事无关，是比“飞天传说”融

入更进一步的个人情感表达。如梁末时期的庾氏父子，就将自身的离别经历融入七夕主题诗作：“九江逢

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针楼。

[4]1995“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

着明年花。”[4]2376二人在诗中都以“汉使”作为自己文化身份的代称。据《奉使江州舟中七夕》诗题可知，

庾肩吾此诗作于赴江州任职途中，从建康穿针楼到江西九江，诗人乘船于长江干道正如天上银河。于是

诗人在七夕之日以“张骞”应“汉使”，以“天河”应“长江”，缀以“织女”神话想象，营造出亦真亦

假的梦幻之美。又观庾信的《七夕诗》，诗末“愁将今夕恨，复着明年花”明显是自伤遭遇，是对自己出

使而羁留北朝经历的展现。诗中牛女银河相隔、汉使乘槎都指向自己与建康江水相隔的现实。“牵牛”不

再作为独立形象出现，而是成为诗人情感的隐喻载体。更有甚者，如王僧达、鲍照的唱和诗，全篇不著

“牛女”二字，仅借七夕时序抒发政治际遇与个人离愁：“远山敛氛寝，广庭扬月波。气往风集隙，秋还

露泫柯。节期既已孱，中宵振绮罗。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分河。[4]1241“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寒机思

孀妇，秋堂泣征客。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4]1308这组唱和诗写于元嘉二

十八年（451）七夕前后[21]，正逢北魏南下淮河，宣城太守王僧达请命入卫建康京师，在北师退回后又要

返宣城，不久改任义兴太守[22]。即将离京的王僧达情绪不佳，诗中“远山敛氛祲”意魏军于江北的侵扰已

成过去，“广庭扬月波”意建康都城的宁静，“节期既已孱”意诗人在建康的时间已不多需即刻启程，但

“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分河”表达王僧达对不能袭父爵入居京城任职，却要赴任义兴的不情愿。此时的鲍

照在兖州任职期满回到建康，所以鲍照和诗中“秋堂泣征客”的“征客”为王僧达，全诗主旨都是对王

僧达离别境遇的渲染。这样的情感个人化写作倾向，使七夕诗歌写实性加强，出现了更多的现实景观描

写。谢灵运《七夕咏牛女诗》中“月弦光照户，秋首风入隙。凌峰步曾崖，凭云肆遥脉”[4]1181的山水园林

之美，佐之月光入户、秋风入隙描写，与其始宁墅之“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15]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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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相应合。而南平王刘铄《七夕咏牛女诗》更为具体：“秋动清风扇，火移炎气歇。广檐含夜荫，

高轩通夕月。安步巡芳林，倾望极云阙。组幕萦汉陈，龙驾凌霄发。谁云长河遥，颇剧促筵越。沈情未

申写，飞光已飘忽。来对眇难期，今欢自兹没。”[4]1216诗歌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夜晚“广檐”“高轩”之

景，叙述自己于“芳林”散步和仰观“云阙”。“芳林”，可泛指丛林，也可与洛阳芳林园相联系；“云

阙”，可指被云雾掩映的月宫，又与汉刘歆《甘泉宫赋》中“云阙蔚之岩岩，众星接之皑皑”[15]346相联系。

诗歌对所处现实环境和北地二京建筑的书写，都让诗末“飞光已飘忽”而“来对眇难期”的情绪描写，

是偏安诗人对自身处境的表达。至陈代，现实指向的创作特点伴随着宫体艳情的影响，最终使七夕书写

从豪奢的唱和宴席走向“浮艳”之调，“织女”“牵牛”因文士审美取向继续保持一显一隐的状态：“秋初

芰荷殿，宝帐芙蓉开。玉笛随弦上，金钿逐照回。钗光摇玳瑁，柱色轻玫瑰。笑靥人前敛，衣香动处来。

非同七襄驾，讵隔一春梅。神仙定不及，宁用流霞杯。”[4]2518 《七夕宴乐修殿各赋六韵》诗题与《陈书》

载陈后主在内殿集“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23]现实应和。陈叔宝此诗以自己为抒情主体，诗歌

的景观人物由传说河汉织女替换为眼前的宫宴舞女，借织女描述人间男女幽会之欢愉，其快活超过了神

仙和饮仙酒之乐。诗虽题“七夕”，实际上已经成为陈叔宝生活放纵的具体展现。

四、结语

南朝“若无新变，不能代雄”[24]的文学风尚使其不断挖掘七夕主题书写的可能性，即“在（南朝士

族）这个阶层里，追求自我的价值、个性的恣纵、精神的超越成为普遍的倾向，执着于自我和美感也就

成了文学中最值得重视的主题”[25]。星象认知的混淆提供了自由联想的认知基础，七夕传说的道德化转向

意外地突出了“相遇”主题的文学节点。南朝文人将“织女”形象极力神化，赋予其皇家威仪并将其嵌

入神女谱系，使之成为美学象征；又使“牵牛”形象不断弱化，在飞天传说的挤压与作者自我情感的强

势代入下，从叙事前台隐退，沦为背景或抒情的媒介。这“一升一降”的重构过程，生动地诠释了南朝

七夕文学“虽写天河，犹似人间”的核心创作特点——在虚幻传说描绘中，深刻植入现实的人间秩序、

贵族趣味与个体生命感受。尽管学者赵逵夫对南朝之新变持否定态度，认为此为南朝对“牛郎织女”传

说情感、主题和情节要素的曲解[7]。但正是南朝文人的创造性书写，极大地拓展了“牵牛织女”主题的文

学疆域与表现深度，使其从相对固定的爱情叙事，演变为开放多元的诗意符号系统，容纳不断变化的审

美情趣与时代精神。南朝对“牵牛织女”的重构，揭示了中国文学自汉魏古朴向六朝绮丽的关键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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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Asterisms and Legen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in Poetry and Pros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Huang Yu
Abstract: "The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as a classic literary motif integrating ancient Chinese lit⁃

erature and astronomical thought, underwent new transformations in literary creation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During this period, confusion in the cognition of the two sets of star asterisms "Hegu (River 
Drum) – Weaver Girl" and "Niuxiu (Ox Mansion) – Nüxiu (Maid Mansion)" provided space for literary 
imagination.The moralizing narrative turn of the Qixi legend also made the theme of "encounter" the core 
focus of literary composition.Poetry and prose presented a trend of "deification of the Weaver Girl"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owherd":the Weaver Girl was endowed with royal ceremonial processions and in⁃
tegrated into the genealogy of goddesses;the Cowherd, on the other hand,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due 
to the legend of celestial ascension and authorial self-projection. This reflects the creative tendency of 
Qixi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depicting the Heavenly River yet resonating with the human 
world",expanding the expressive dimensions of this theme and exert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use of poetic imagery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the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 cognition of star asterisms; Qixi legend; Southern Dynas⁃
tie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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